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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法称论师所造的《释量论·成量品》。

《成量品》是成立佛陀为量士夫，在成立佛陀为量士夫的过程中，也有佛陀为什么是量士夫的真实根据，这里的量既有所衡量的佛陀到底是不是量士夫的问题，也有能量的根据。要有很多成立佛陀为量士夫的推理或者依据，否则没办法说服我们的分别心。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现证的侧面来讲，佛陀本来是量士夫，或者针对已经证悟了实相的修行者来讲，无须成立。因为他们已经真实安住在实相当中，不会有疑惑，也就是说见到实相之后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具有怀疑的人都是因为没有见实相，所以觉得到底是不是呢？怀疑有合理的怀疑，也有非理的怀疑。

有些人有疑惑，虽然不敢确定，但是他是朝着佛陀是量士夫的方向产生的合理怀疑；一些人是朝着佛陀不是量士夫，或者不存在前后世的方向产生的非理怀疑。没有见到真实义就会有疑惑，就像我们黄昏看到了一根绳子，觉得它是绳子还是蛇呢？两方面都有。虽然有些人怀疑这是一条绳子，但是眼前显现的是蛇的相，内心当中有到底是不是绳子的疑惑；有些人虽然别人告诉他有可能这是绳子，但是他的心里还是倾向于它是一条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怀疑呢？因为没有见到它的真实义，如果把灯打开，或者仔细观察，就是一条绳子，见到了真性，就不会有疑惑了。圣者不会有怀疑，见道之后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虽然有疑惑主要是在没有见道之前，但是不是没有见道之前都一定会有怀疑？这也不确定。

因为里面有一种定解。既有通过修行产生的定解，也有通过闻思产生的定解。虽然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通过修行产生定解，但是现在来讲，主要还是通过闻思来产生定解。对我们而言，目前没有得到修行的定解，再不以闻思来引发定解，相续中就没有产生定解的方式和途径。如果不学习，也没有修行，当我们相续有很多怀疑出现的时候，又没办法遣除，就会一直处在怀疑当中，念佛、放生等作很多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慢慢就会退失了，因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真实义，觉得没必要浪费这么多时间，或者没有动力支撑自己走下去，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佛陀在经典中讲，就像一条鱼产下很多鱼子，真正能够孵化出来的非常少。虽然鱼在产子的时候，可能有上千万个子，但是真正能够存活的只有几十条、几百条，数量非常少。学习佛法，或者发了菩提心的人，也有成千上万，真正通过定解，最后成就的人也非常少。并不是说修行人最后都变成了鱼子一样，永远孵化不出来，这只是从某方面做个比喻。学习佛法的人相续当中还会留存下佛法善妙的种子，前面说孵化失败了，虽然没有办法孵化出来真实的见道功德，但是这个种子在以后遇缘的时候仍然会重新萌发，它的种子不会彻底的消亡。虽然在可见的未来当中，没办法通过这个种子来见道，但是他的种子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的力量永远都在。因为这个种子本身缘的是佛法的实相，所以它的力量很大。

另外这个种子最基础的来源是众生的佛性如来藏，也是无为法佛性如来藏的体现。因为如来藏的所依，是一个不变化的无为法。从这个侧面来讲，总有一天会成熟，现在学习佛法的人，即便是退失了，以后还会成熟的。我们也不要想，反正以后会成熟，现在就可以随便来。以后成熟是从某个侧面来讲的，如果我们看到道友退失，应该想想这个问题，有时候也不至于过分的伤心。对于退失修行的道友，在他退失之前，彼此的关系很好，对他也很慈爱，一旦他退道了，或者不学佛了，我们就把他当成怨敌一样看待，这样也没有必要。

因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给大家作一个提醒。不管怎么说，如果看到以前的道友退失了，或者他不再佛学会学习、不再信佛、不学密宗了，这时我们会感觉到彼此关系一下子变得很疏远，似乎变成了一个生嗔心的对境了，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恶劣的人。其实是不是那么恶劣呢？也不一定。

如果我们觉得难过，可以想想前面讲的道理。不管他在佛门中多长时间，或者在佛学会学了几个月、听了几堂课，这个善法的种子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当中，这个种子会重新萌发，这是金刚种子，永远不会灭。前面也讲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立志于，在现在有因缘、有机会的时候，努力通过圣者大德们的建议认真学习。他们的建议就是要认真闻思教典，除了闻思比较简单的修心法要之外，不是说这些是真正的简单，虽然字句比较简单，但是意义很重要，生起的境界也很深。除了我们平时比较容易理解的法要之外，对于比较难的大经大论还是有必要学习的。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很多的疑惑，但是这些问题一旦解决了之后，生起的智慧也是很深细的，能够真正消除我们深层次的怀疑，从这个侧面来讲，还是不一样的。

在佛法当中，教法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修心法要的教义，主要是调伏你的烦恼，怎样在内心当中和修行相应，至于很深的分别念的疑惑等等，讲得并不多，就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讲了很多修行的道理。在因明的教义中，学完之后能够直接用的，比如打坐这些东西并不多，这里所讲的教理、意义能够引导我们产生智慧和定解，会帮助我们调伏很多佛法，或者世间方面产生的分别念。很多时候我们修行的进步，或者退步，就是内心当中的分别念做主导，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的分别念被这些教义调伏得很好。可能其他方面的修行不一定很稳固，或者没有直接调伏内心。因为内心当中有了定解和智慧的缘故，所以对于佛法修行的心不会退失，不会受到外面的邪知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影响，不会被自己内心当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分别念吓一大跳，也不会感觉到自己会退失等等，学习过甚深的教理，这方面的作用不一样。

在佛法当中，都是关于解脱道的。上师也是再再地讲过，我们现在学习的佛陀经典、菩萨论典，和解脱道无关的一个字都没有。解脱道是方方面面的，有很多的层面可以帮助我们修行、解脱，像前面讲的一样，有些是从前行的基础方面讲的，有些是从直指心性方面讲的，有些可能是教你如何禅修、打坐，有些是像这里讲的一样，如何针对我们的分别念无始以来遇到很多邪教、外道、邪知识及这些言教的种子，还有我们自己受到一些外在媒体的影响，也种下了很多的种子，时不时地冒出来，影响我们一下。有时扛过去了，有时扛不过去，这种感觉很长时间中在内心纠缠。如果我们有一把利剑，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斩断，而不是等时间让伤口去消失，而是在冒出来的时候，自己就有能力直接把它解决掉，这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

有些教理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学习这些有没有用呢？针对我们的根基、喜好，有些人感觉很相应，有些人感觉学了没什么作用，这些观察外道、辩论，到底有什么作用？肯定是有作用的。我们的分别念和登地的菩萨、佛陀的智慧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这些是他们留下来的，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等等都让我们认真学习，如果和解脱无关，他们不会让我们学习这些浪费时间，一定有着很甚深的必要性。只不过在这些受众当中，有些可能是前世有因缘、根基比较利、特别勤奋等等，有些人能够理解，有些可能不理解，暂时来讲听不懂，或者解释不了，有这样的差别。

刚刚讲了，这个法义能够从方方面面帮助我们确定佛法的知见。一个高素质的修行者，对于修行的素质应该是全方面的。全方面、比较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俗谛、胜义谛的智慧，或者对于调伏烦恼的教义、实相、现相等等，他的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如果综合素质比较高，不管是自己修行，还是影响别人，都是非常好的。在佛法存在于世间的过程中，有很多高素质的修行人佛法当然会很兴盛；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修行者，佛法就兴盛不了。因为没办法调伏很多的邪知邪见、分别念，当我们生烦恼的时候，只是把它压住，比较小的烦恼可能压的住，大一些的烦恼很难压的住。通过学习一些甚深的教理，我们就多了一把利刃，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智慧来解决。因为我们要力求让自己成为高素质的修行者，所以也有必要学习很多的大经大论。

因明《释量论》中的教义，是对于我们深细智慧的历练，因为证悟实相，不是通过其他证悟的，一定是智慧来证悟的，以甚深的智慧和清净的法界相应，法界本来是很清净的，如果你的智慧很清净，就可以和它相应。信心是清净心，如果具有一个很高层次的信心也会和清净的法界相应，菩提心也是清净心，这些都是清净的，为什么是清净的？只是它们清净的程度不一样，信心是对于三宝、法界等等没有怀疑而清净；菩提心是没有自私自利的杂染而清净，还有很多空性智慧、定解都是清净的，我们要让内心当中的方方面面智慧清净，就可以和清净的实相相应。这个实相不管我们知不知道，它永远都是清净的，只是我们的心太污浊了。如果我们的信心污浊会有很多的怀疑，这时候相应不了清净的实相；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很污浊，虽然菩提心本身不会污浊，但是自己的菩提心如果被太多自私自利心染污，在我爱执心很重的状态当中，这种菩提心要和大乘菩提清净的道、果相应可能还不行，我们现在所学的很多都是把修行过程当中，不好的分别念、行为、见解，通过学习佛法的方式变得非常清净。不间断地学习观修，或者积资净障、祈祷上师，都和这个有关。现在我们就要通过学习《成量品》生起清净的智慧和定解，这方面对于我们修学清净的佛法当然很重要。

学了这个之后，我们对于佛陀的信心就会变得澄清。以前我们如果没有学习或者没有宿世的善根，对于佛陀的信心可能夹杂了很多怀疑的种子，有时我们觉得自己的信心很纯净，有可能纯净的心还没有现前，内心还有很多分别念的染污，或者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心不清净而已，不好意思在道友面前、共修的场合当中说我对佛陀、解脱道还有怀疑。如果想要得到佛陀加持，或者在清净的道上突飞猛进，这种怀疑染污的种子就会拖后腿。要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总是有怀疑，犹犹豫豫的原地踏步，或者走三步退两步，看起来好像在走，并没有走，进步很微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通过很多的手段，学习很多的法让自己的心清净。

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喜欢简单的东西，不要那么复杂，简单一点的修了之后就可以成就。其实佛法非常简单，而我们的心很复杂，再简单的东西都会变得复杂。因为太简单的东西我们根本接受不了，没办法了解，所以告诉我们简单的东西，说应无所住，什么都不想，相应于实相而安住，这是最简单的。我们没有那种智慧，也没办法去相应。虽然我们想得很简单，要很快的成就，但是实际上自己内心当中无始以来的杂念很多，在这么复杂的状态当中，要和简单的实相相应非常困难。上师们讲，法界实相、空性简单得让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总是觉得实相应该是一个能得抓住的东西，但是很多祈祷文，很多修法当中都说得太简单了，我们都不相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心处在极端复杂的状态，所以要去相应最简单的实相，我们不相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复杂的心通过学习，就是以复杂对复杂，学习这些复杂的教理并不是故弄玄虚。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太多复杂的分别念，所以要用这些教理来对治它，对治完之后我们的心就简单了，那时的简单就是高质量的简单。不是我们讽刺别人说他头脑很简单，这不是赞叹，而是在世间当中说人很笨。这里的简单是很单纯的、，没有很多分别念去相应。

现在我们没有学习这些让分别念简单下来的教理，我们想简单也做不到，让你什么都不想，内观本性就可以证悟，根本做不到，这时候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通过复杂的理论来对治我们复杂的想法，然后在学完之后，最后经过前期的这些“苦行”，逐渐就可以获得成就。有些时候我们很羡慕米拉日巴尊者的苦行，觉得我也可以到山里去喝山泉水、吃点荨麻，在山洞里住一住，有些人也许可以做得到，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好。这种苦行有没有意义呢？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佛法的见解，这样的苦行没有什么意义。

比如在史前社会，或者现在很多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人生活也很简单，虽然天天吃荨麻、喝山泉，但是他们也没有证悟什么实相，能够做到这些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修行。有些是有意义的苦行，比如我们闻思修行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能够不退失，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坚持，不管修加行，还是学教理，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咬牙坚持着继续学下去，这就是很大的苦行。就像米拉日巴尊者经过了一般人受不了苦行之后，他获得了成就。如果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也经过了这样的苦行，最后我们的智慧会很纯净，这种纯净的能够相应于实相的智慧从哪里来？就是在早期必须要经过的苦行。如果刚开始就想安逸简单，最后肯定简单不了，会越来越复杂，很有可能就退失了。如果刚开始复杂一点，最后简单就很好，刚开始苦一点，最后安乐也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必须要经过的。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会有很多分别念、痛苦、挣扎等等，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习气、毛病太多，所以要一一去对治，每对治一个习气都是一种阵痛，这么多的病灶，按摩的时候，碰到身体没有哪个地方不痛，全身都在痛，这是什么原因？每个地方都在堵塞，要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打开，每个点都是阵痛点，治疗完之后，最后就轻松了。如果你要健康，这些必须是要经过的。我们内心当中这么多的烦恼习气，要去对治它当然都会遇到阻碍，每个痛点都会有挣扎、痛苦，这些都是需要的，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心理素质，就能够接受自己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的一些必要的苦行。

虽然整个佛法来讲是由乐至乐，从安乐的道趣向于安乐的果，但是我们在入道之前的毛病、习气太多了，主要是在我们入道之前会有很多阻碍，这个阶段过了之后，虽然也有阻碍，但是不会那么痛苦。通过前期的努力之后，不是那么痛了，就像我们去治病一样，经过几个疗程之后，该痛的痛过了，以后虽然也会痛，但是并没有那么痛了。这时候就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还会有一些痛苦，但是不会那么严重。

我们再再地讲，刚开始的这段时间最难熬，如果把最开始的这段时间熬过去之后，一旦入道之后，就会很简单了。我们学习因明或者修加行等等，都是一样的道理，这方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深刻的去了知，明了了之后，就有了能够承受这些痛苦的心理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招架不住了；如果有心理准备，反正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事实了，不管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内心当中都能接受。坏消息说出来之后，我们会不会有那种反应？也会有，因为内心当中已经有了接受最坏结果的打算，有了这种心理，所以坏消息说出来之后会有影响，也不会那么明显，会把痛苦的状态减到最低。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也应该了知，除了修五十万加行、背诵颂词、讲考、听传承之外，培养内心当中综合性素质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全方位地培养自己修行的习气，缺了一个，有时也会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产生烦恼或者痛苦。

辰二（观察能依生灭破）分二：观察灭式而遮破；观察增式而遮破。

在《成量品》当中，也是讲到了佛法中的一部分内容。前面是观察能依有无而破，就是说心识和身体。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身体是产生心识的近取因，他们安立的名称叫所依能依，身体是所依也是近取因，心是能依也是所生果，二者是近取因和所生果的关系。从佛法的侧面来讲，不承认这样的关系，不单单是佛法不承认身体产生心，即便是有些承认前后世的外道，也不可能承认身体是产生心的近取因。因为大家都知道身体会灭，所以要真实的安立前后世，不可能成立身体是产生心的近取因。佛教当中讲得更彻底，尤其是法称论师既具有一些外道教理的功底，也在佛法当中获得了真实的证悟，也称为正理自在。

因为这里是以佛法为基础讲了前后世存在，佛陀最早从大悲心开始作为第一个因，大悲心究竟了就可以成就佛果，所以大悲心要究竟地串习一辈子是不够的，必须要多生累世的串，生生世世串习大悲心，必须要有多生累世存在的前提。如果承许产生心的因是身体，就安立不了。《成量品》中是不承认身体产生心识，对方说了很多根据，每个都不是真实的道理，所以我们一一遮破。虽然凡夫人最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但是自己也没有能力去深入分析里面的漏洞，非常庆幸有法称论师等圣者们造了这些论典，很多的词句能够引导我们的思想趣入很深的层次去分析遮破这些似是而非观点。造论之后，还有很多大德出世不断地传讲，把这些真实的智慧传递给我们，比如大恩上师翻译了颂词，然后给我们讲了观察的方式。

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值得庆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能力很弱，对于自己产生的分别念都没办法解决，觉得身体产生心的观点是对的。法称论师他们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指出来，这个观点有漏洞，它的漏洞在哪里，那个地方不对，然后我们的心跟随这些颂词去观察分析之后，也会发现的确有很大的漏洞，不能够这样承认。《成量品》当中对于对方或者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浮现出来似是而非的观点，法称论师通过敏锐的智慧一一遮破，这些方面都有问题，不是真实的根据，遮破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身体不是产生心的近取因。破完他宗安立自宗之后，安立产生心的近取因是心识前面的心识，就是同类的因产生同类的果。

前面我们讲到了所依能依，尤其能依有无而破，今天是讲“观察能依生灭破”，这个能依是以心为代表的。为什么要以心为代表呢？因为在世间当中，按照对方的观点，还有很多能依所依的关系，但是其他的无数对能依所依，我们不一定要去一一来观察的。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身和心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管是怎么分析观察，都是围绕着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围绕着能立修悲中而讲的。有些时候我们辩论，说了很多就回不来了，到底一棵树发芽又长树枝，树枝又长树枝，最后长了很多，核心在哪里？忘了，那不行。因为法称论师造的论典永远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的，所以还是身体不是产生心的近取因？绝对不是。不管怎么观察，能依是以心为主的一种观察方式，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能依所依的关系也会随之而解决。

这个科判分二，观察灭式而遮破和观察增式而遮破。“观察灭式”，就是观察灭的方式而遮破对方所依的身体产生心的观点，这是观察灭的方式。这个灭的方式是谁灭的方式？就是心灭的方式。第一个观察心的灭的方式而遮破；第二个是观察增的方式，即身体的增减和心的增减没有对等的关系。

若事依他灭，彼住因作何？

纵彼无他灭，住因皆无力。

有依悉具住，诸生皆有依，

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

“若事依他灭”，这个“事”是什么？就是讲到了以心为代表的所有能依，心等就是以心识代表的所有能依法。因为对方讲了，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他们认为身体产生心，而且二者之间是同时并存的，有一种能依所依的关系。所依能够让心安住，我们观察灭和所依产生心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心不是在灭吗？我们在观察能依在灭的时候，能够让心安住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起作用，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所依，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因，能不能让它安住？这时我们就观察它所产生的能依的心灭的方式，通过观察灭的方式来推出你的身体没有什么能立作为安住的因，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讲的。

若事依他灭，如果心要灭，它是自灭还是其他的因缘让它灭。“依他灭”，如果心等的能依是依靠其他的因缘让它灭的，“彼住因作何”，“彼住因”是什么？这个“彼”就是心识，能够让心识安住的住因是什么？“住因”就是身体，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所依。此处我们只是以身心为主要的例子来讲，这也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住因的身体到底让这个心的安住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作何”，它起到了什么作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观察灭因和心有没有接触，如果灭因没有和心接触的时候，这个心也不需要身体让它安住，因为心一旦产生，它自己就可以安住了。

在上师讲记当中讲“若灭因没有与之接触”，“与之”的“之”字是谁呢？就是心。因为这时是其他的因缘让心灭，所以让心灭的其他因缘就是灭因。如果这个灭因和心没有接触，心就会安住着，不需要身体让它安住；如果毁灭的因和心接触了，把心灭掉了之后，身体挡都挡不住，也没办法让它安住。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灭因有了，已经把心灭掉了，所以你的身体也起不了让心安住的作用。此处来讲，如果这个心是依靠其他的灭因而灭，“彼住因”就是能够让心安住的身体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对方认为它是住因，就是让心产生、安住的因，但是这个安住的因，做不了什么事情。如果这个灭因还没有接触、毁灭心的时候，住因也没办法让它安住。因为它自己可以安住。如果灭因已经接触了心，让它灭掉了之后，取名叫做安住因的身体，也没有办法让心继续安住。因为已经把它摧毁了，所以身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没有起任何作用。如果身体没有办法让心安住，身体也不是它的所依了，身体不是它的所依，身体也不是产生心的因，此处当然主要是从安住的侧面来讲的，身体没有办法让它安住，也就是说，身体和心之间没有什么最直接真实的关系。

“纵彼无它灭”，“纵”是纵然，“彼”是心等这些能依、事物，“无它灭”是说这些事物不是其他的灭因让它灭的，而是它自己灭的。如果它自己灭的，“住因皆无力”，这个安住的因也没有能力。为什么呢？住因无能力，如果说它自己没有灭之前，因为这个心它安住了，心有了之后，它会灭掉了，怎么样才能够自己灭？先生起来再灭。如果这个心没有灭之前，住因没有能力，因为是它自己安住的。如果这个心自己灭了，不需要其他的灭因，住因也没有办法让它住。因为它自己已经灭掉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这个心自己毁灭的时候，这个身体根本不具备让它安住的能力。因为它自己已经灭掉了，所以自己灭掉之后，身体虽然存在，叫做安住因、所依。其实心识自己灭的话，这个身体对它也不起作用，这是比较细微地观察，这种方式其他的地方找不到，只有在这些因明的论典当中，对于这些问题讲得很细致，这是因明论典的特点。如果在修心的法要中，不会讲得那么细致，这些广大的推理、破他宗立自宗等方面不会讲。因为修心的法要一定有它的特点，如果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推理，就会丧失修心法要的特点了，就好像在讲大圆满正行的时候，出现大量的其他修法，就没有大圆满的特色了，所以在因明的论典当中，其他地方不讲的内容，这里会著重讲得很究竟、很彻底。

如果我们要学习细致的推理，就可以学习因明论典。学因明论典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还有疑惑没有破掉，只听一次，或者只是思维一次，虽然颂词当中是很完备的，但是如果我们学的次数少，不一定能够发现颂词里的奥秘，有时没有领会到一个字表达的意思，我们就不能说它没有讲透彻。在藏传佛教的有些寺院当中，《释量论》要学习好几年，有些时候一个颂词或一品，就会讲一年或者几年，把这些问题反复地讲，讲得很透彻，学习的人会对里面方方面面的意思，搞得很清楚。虽然现在我们可能不具备那样的因缘，但是学习的时候，里面的很多理论对于摧毁我们比较粗大的怀疑已经足够了。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了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不是它的近取因，也不是它的安住因。因为这里讲了，它的生灭或者有无的方式，通过有无、生灭的方式来破，其实每一个科判当中所含摄的颂词，都能够摧毁我们的邪见。

我们学完了之后，有了一点印象，非常有必要在空闲的时候，有了基础的情况下，再返回头重新温习这些颂词，会有更多的收获。对于以前没有发现的，还会有收获。因为现在是从完全陌生的方式从第一颂词开始学，学了前面的东西，后面讲什么还不知道，学完一遍之后，大概就知道了意思，再返回头来看，很容易把前后的内容联系起来，这种连贯性很强，连贯性一强，颂词和颂词、科判和科判之间遥相呼应的关系就明确了。在里面越观察越清楚，身体和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观察的时候，我们觉得内心当中的分别念牢不可破，自己的理论无隙可击，谁都破不了我们身体产生心的观点，法称论师说了一些颂词之后，我们通过思维、分析、观察，的的确确身体产生心有很多漏洞，如果是这样关系，根本讲不过去。

此处我们说这个心作为能依，它自己要灭，灭的方式是其他的因缘让它灭，还是自灭？我们直接讲灭，其实要引出什么呢？引出彼住因作何和住因皆无力，为什么要讲彼住因作何、住因皆无力呢？身体是让它安住的因。我们说你的心识，不管是从什么样的方式，是依他灭，还是自灭。不管怎么样，住因都是没办法对它起作用，就是生是它自己来生，灭是它自己灭，或者依他灭，都和你的身体没什么关系。这个颂词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什么？就是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近取因果的关系。它们有没有关系呢？有，但不是那么亲近的关系，而是俱有缘的关系。

“有依悉具住，诸生皆有依，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这方面是进一步地观察所依和能依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样还要继续观察，有很多的漏洞。“有依悉具住”，就是说身体等让心等事物安住，因为对方说了身体等是所依，然后心等是能依，所依让能依产生、安住。因为一切法都有它的因，既然都有所依，所以具住所依的法都具有安住，按照对方的观点，这是所依让它安住的，有依悉具住，这些法“悉具住”都具有安住的自性，“诸生皆有依”，凡是产生的法都是有所依的。“皆有依”，所有的法都有所依。

我们可以遥相呼应前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前面我们讲到了能依的灭法，前面是以心为例，所有具有所依的能依，分析的时候也是一样，它们都有所依，这些能依的法它的灭是自灭还是依他灭，这方面也可以观察，还有一个观察是进一步与诸生皆有依和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从这个方面进一步去作连接。

“是故一切事”，它也有不灭的时候，会安住下来，它永远不会灭。前面我们说了，不管能依的法是自灭依他灭，住因都无能为力。为什么现在改口说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了呢？之所以说能依有的时候也不毁灭，不是说我们承许不灭的观点，而是说按照对方观点来承认，这个法就会常住，如果这个法常住和所有世间现量所见的法有生有灭会直接矛盾。即便你的教理讲得再高深，在讲世俗谛的时候，会和世俗的法性、现相矛盾，所讲的理论再玄妙也没办法真实的安立。

此处为什么说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呢？这是以有些外道的观点作为例子来进行分析。因为前面讲所依能依的时候，比如功德和实体二者之间是属于所依能依的关系，然后心和我也是一个所依能依的关系，最后有些所依是恒常不灭的，比如麦彭仁波切、大恩上师都讲了，比如瓶子可以装水，瓶子装水就是它的功德。这个功德依靠什么呢？依靠瓶子的实体而存在的，功德是能依实体是所依，二者之间是能依所依的关系。这个瓶子不一定恒常，瓶子的实体也是由极微组成，它依靠常有的极微。

因为对方认为真正的极微是恒常不变的法，所以实体依靠极微。在这个过程当中，极微变成了所依，瓶子变成了能依，最后来讲极微是恒常的。如果极微是恒常的，它的所依是恒常的，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有依悉具住，诸生皆有依，有依都具有安住，一切生起的法都有所依，有些所依是恒常不变的，如果它的因恒常不变，它的果不可能有变化，也不可能会灭。因为它的所依一直存在着，所以能依法产生的果也不会灭，二者之间是能依所依的关系。如果是能依所依的关系，二者之间是真实的因果关系，或者真实具有所依的能力，而所依又是恒长的。从能生因的侧面来讲，如果它的因是恒常的，产生的法也是恒常的，因恒常果就恒常。如果所依是恒常的，它的能依不可能变，也会是恒常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瓶子的功德依靠实体，实体依靠极微，而极微是什么？极微是恒常的法，如果最终极的极微是恒常的，它的能依不可能是无常的，应该不会有灭。

对方也承认我们的心是能依，它依赖于常有的我，在前面一堂课中也讲过，如果所依常有的我是不变的，能依的心也不可能灭，心不会灭了，这方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前面的一个颂词主要是讲到这个灭因不管是自灭，还是由他灭，这时助因都无能为力，后面讲是故一切事，有时亦不灭。为什么叫有时呢？有些时候不会灭。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所依法当中，有些所依法是恒长的，比如前面讲到的所依实体是瓶子功德的所依，但是这个实体的所依就是极微。从这方面来讲，有些终极的所依法是恒常的，如果这一部分所依法是恒常不灭的，它的能依法也就不会灭。亦不灭的意思是有时会灭，有时也不会，就会出现有些所依法永远不会灭，或者观察到最后它是不会灭的，这方面对方也不敢承认。

如果所依是常有的，能依的心等等这些法也应该变成了常有不变。因为所依能依之间就是具有这种特殊的联系，既然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果之间的关系也随存随灭。如果它是所依随存，能依的果也是随存，就是不会灭的。因为它的所依因不灭，果也不会灭，有时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过失。

若是自灭性，令彼住他何？

设非自灭性，令其住他何？

上师讲，这个推理的方式和前面的推理方式有点相同。前面讲到能依的心依他灭还是自灭，即讲灭的时候是依靠其他的因缘来灭，还是自己来灭？这些都是助因，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颂词是从若是自灭或者不是自灭两个侧面来讲的，二者有点相似，这里是自灭还是不是自灭，前面是他灭还是自灭。我们觉得好像差不多，反正一个是自灭，一个是非自灭，这个地方的非自灭和上面的非自灭不是一回事，上面是依他而灭，这里是不灭的意思，我自己不灭，二者之间当然就不同了，所以说若是自灭性，令彼住他何。

如果能依的心是刹那生灭的，生了就灭，因为心识不可能安住，如果心识安住了，永远不会变化了。如果第一刹那安住。就不会有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四刹那，心识有很多刹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第一刹那生了就灭，根本不住，才会有第二刹那，哪怕有一个刹那安住，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法，永远能够安住了。

有时我们想，比如有十个刹那，第一刹那安住了，还有第二刹那、第三刹那……不是说同时有十个刹那，排排坐吃果果的那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虽然一号刹那安住了，但是后面还有二号三号在生灭，不是这样的。这里面的关系必须要前面的法灭了，后面的法才会生，第一个刹那安住了，后面的法永远都产生不了，一个法安住，所有的法永远安住，所有的刹那都不会再有了，是这样一种观察方式。

刚刚我们讲了，心识一定是刹那生灭的，因为我们的心在变化，粗大的变化一定来自于细微的变化，细微的变化一定来自于刹那的变化。哪怕有一个刹那安住，粗大的心识也根本没办法产生。我们观察的时候，精妙之处就在这个地方，看似没有什么关系，好像还有其他的选项，其实根本没得选。粗大的心识变化，我们说前一刹那生贪心，后一刹那生信心，这方面的变化很快。我们的心在变化，自己都很清楚。粗大的变化来自于细微，细微的变化来自于更细的变化，乃至于最后一个刹那安住，后面的永远产生不了，所以跟随我们现在粗大的变化就可以推知心识细微的变化。

心识的变化是必须要生了就灭才行，如果生而不灭就会安住，只有生了马上就灭，这时可以安立自性，所以自生自灭或者生了即灭是没办法破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细微的无常是世俗的实相。佛陀也没办法让这个法恒常，除非你安住它的本性。我们说这个法的本性是不变化的大无为法，这是从它的实相侧面而言，绝对不可能说世俗谛当中有一个法可以安住。佛陀有这么大的功德智慧，也没办法让一个世俗谛当中已经出现的法安住，哪怕是一个刹那也不行，这是没办法真实让它停顿的。自生自灭符合于它的自性，而且自生自灭不是分了之后，停顿一段时间再灭，而是生了之后马上就灭，这样就是自灭性。

如果他是自己毁灭的自性，“令彼住他何”？能够令心安住的身体到底做的什么呢？能够让它安住的法到底是什么？没有。这个地方讲的是身体，到底是怎么样让身体安住的？身体没办法让它安住。因为它生了就灭了，身体没办法让它安住，也不是让它安住的因。

“设非自灭性”，如果说心识不是自灭，它真正不灭，形成的那一刹那已经永恒安住了，根本没办法让它安住，这个地方的非自灭和前面的非自灭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前面的非自灭，不是自灭而是以他缘而灭，叫做非自灭。就像他不是自杀的，而是他杀的。前面非自灭的意思是以他缘而灭，这里的非自灭是它不灭，如果它是自己灭怎么样，不灭就是恒常了。恒常就和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他灭，还是要灭的，这个方面的非自灭性，它就不灭了。如果这个心识产生之后不灭，从它形成的一个刹那开始就会变成永恒，因为它不会灭，一直安住，如果一直安住永恒了，还需要身体等其他的法让它安住吗？它自己都已经恒常了，所谓其他身体的因让他安住那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说设非自灭性，令其住他何？

能够让它安住的其他法是什么？根本不需要，它自己都恒常安住了，还需要什么其他的法让它安住呢？不需要，相当于它完全能够独立，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它已经安住了，恒常了之后，其他让它安住的法根本不起作用，就是一个名称而已，这是名义安住，就像我们讲的名誉校长之类。假如对方说我的身体是让心安住的因，我们说，你们的让它安住是安住了什么？它自己已经安住恒常了，你们还说这是让心安住的因，最多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此处讲到了真实的观察时，心的能依和所依之间的关系。从灭的方式来讲，就是灭和安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否则我们说你观察你的心灭不灭、怎么灭，和这里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对方认为心和身体之间是能依所依因果的关系，所以这个心是身体让它安住的，我们说身体没有办法让它安住，为什么没办法？因为心识是自灭的，或者让他灭。不管是自灭他灭，还是不灭，反正身体对它的产生、安住都没办法起作用。我们这样分析来分析去，一个颂词一个颂词的分析下来，身体和心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

对方把身体和心的关系搞得很亲近，一个是近取因，一个是近取果，就是这样所依能依的关系，近取因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身体和心的关系越来越远，根本就不是近取因，顶多算是俱有缘。名词、性质一变，马上就不同了，虽然都有帮助、利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联系、一定的关系。定位一下来，马上就不一样了，以前是近取因，是直接的因，现在分析到后面，观察之后变成俱有缘了。好像也起作用，而性质完全不同了，我们就要让自己的心识达到这种效果，真实地还原心识自己的近取因到底是不是身体。我们说，根本不是，心识的近取因就是它自己前一刹那的心，而不是其他的身体。

巳二（观察增式而遮破）分二：真破以及破他理。

“观察增式而遮破”的“增式”是观察增长与否的方式而遮破。因为按照对方的观点，身体和心有紧密的联系，它们是因果关系，因果应该符合于随存随灭的规律。我们在观察身体的增式与否。增式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健康，心相应也要变化增加；如果你的身体弱，心跟随也弱，有这种随存随灭的关系。我们通过身体增减的方式观察时，发现不一定如此。

为什么不一定呢？身体好的时候，虽然心也会有变化的，但是这是不确定的。如果不一定，里面就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处的因果关系必须要决定，不是说有可能、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这不行。西瓜的种子有时可以生西瓜，有时长出了稻芽，或者长出了一支钢笔，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决定的因。真正决定的因是因果之间的关系永远这样密切，不会错乱变化的。

观察增式而遮破，就是通过身体的增减情况来看心的增减情况二者之间是不是对应的？有没有紧密的因果关系？最后二者之间没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这种发现不一定，对我们来讲，你们说的因果关系分析起来是不一定的，这方面也是一种锐利的观察智慧。

午一（真破）分二、真实及破彼答复。

“真破”就是正式破，即真实的破斥意思。第一个是真实；第二是破他的答复。

未一、真实：

身体无增减，以心行差别，

慧等增及减，此非灯光等，

存诸所依中。

“身体无增减，以心行差别”，我们观察的时候身体无增无减，并不是说有时身体一下子变得很强壮，或是很胖，也不是说身体很差，或者一下变得很瘦。就是平常讲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当中，虽然从细微的侧面来讲，肯定都会有变化，但是此处我们没有从细微的侧面来讲，就是从比较粗大的侧面来讲。去年我是110斤，今年还是110斤，体重没什么变化；去年我的身体情况一般，今年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大病，也没有特别好，无增减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观察当身体处于无增无减的状态时，不管是体重，还是身体状况、健康程度等等都处于无增无减，身体没有什么差别。“以心行差别，慧等增及减”，当我们身体的体重、健康等没有变化的时候，内心会有很大的变化，“心行差别”是内心行的差别。心在起心动念、不断变化叫做“行”，行是不断变动的意思，相当于一种行动、变化。身体是无增减的，但是以心行的差别就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们的内心在一年当中，经历了从这种邪见到正见，从嗔恨心强大到嗔心息灭，或者前一刹那生起信心，第二刹那生起嗔心等等，在身体无变化的时候，心的变化很明显，内心当中通过不断的学习也会产生各种心态。就像上师在讲记当中讲，生起了出离心、无二慧，或者贪心、嗔心、邪见等等，这些心态有时有，有时灭，生生灭灭、起起伏伏、增长减退。在我们内心相对来讲恒常的所依当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心续也是这样，自己在打坐，身体处于不动状态时，内心的思想波动很大，有时安静，有时起伏很大，或者生起信心、悲心、邪见，内心当中会出现很多变化。所依没有变化的时候，能依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者之间还是能依所依的关系吗？这就不是了。

我们在上堂课中讲了，为了让水不流走，能够在一个时间、一个处所当中不变化，而把瓶子安立为水的所依，这样可以。这个所依前面一秒钟水是满满的，后面一秒钟把水倒光了，你看它的所依没有变，能依变了。这是从维持它相续的侧面来讲，安立的能依所依。这里的能依所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因果的代名词，就是近取因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观察能依所依时，就是观察的方式和粗大的相续，让它的相续不改变那种所依能依的关系不一样。比如盘子在这儿不动，盘子里面装了苹果，来了十个人，拿了十个苹果出来，里面只剩下一个苹果，后面几个人不吃又退回来了，盘子里面又多了两三个苹果，这是不是所依没有变，能依在变化？他们觉得是这样。这是粗大相续上面的能依所依，而不是我们这里讲的因果关系的能依所依，因果的能依所依一定要随存随灭。这里讲的是当你的身体无增减的状态，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的身体无增减，它的所依不变的时候，能依变化很大，我们观察的时候，二者之间没有那种很亲密的能依所依关系了，因果关系就不决定了。

“此非灯光等，存诸所依中”，这里不是像对方所讲的一样，身体和心识的关系就像酥油灯和它的光明之间是能依所依的关系，有灯就有灯光，二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有身体和影子、种子和苗芽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处身体和心与这些真实的因果关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前面讲当你的身体不变时，它的心在变化，所以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有了酥油灯，灯点着了，灯光就有了，灯一灭，灯光也灭了；如果身体在这儿，因缘和合就会有影子，如果没有身体，就没有影子。比如我们站在阳光下，或者灯光下，身体出现在这里，影子就会出现。李四今天没来，没有出现在这个场合当中，地上会不会有李四的影子呢？没有李四的身体，也不会有李四的影子。我的身体出现了，就会有我的影子。二者之间就是这样的情况。种子和苗芽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种子就有苗芽，没有种子也没有苗芽。如果灯变化，灯光也会变化，身体作动作，影子也会作动作。在分析的时候，会不会有我的身体在动，但是影子笔直的站在这儿，那是不会的，这种事情可能只会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的恐怖片里面，世间当中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按照真实的因果关系，在一段时间当中，身体的体重、健康等不变，你的心也应该不变，因为它是它的所依，我们都可以知道身体不变的时候，心在不断的变，所依不变，能依却在变化。二者之间就不是所依能依的关系了。三种例子当中都有随存随灭，这里没有。此非灯光等，存诸所依中，身体和心等并不是像灯光等一样，能依处在所依当中，这种方式就是能依所依，或者因果的关系，它们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身和心之间观察的时候明显不符合于随存随灭的因果关系。“此非”的“此”就是身心，并不是像灯和光等一样，二者之间有随存随灭关系，心不是像灯光等一样存储在身体等所依当中，二者之间没有能依所依的关系。

我们分析之后，会知道就是这样的。《成量品》单单从颂词方面来看，的确不好懂。在麦彭仁波切的注释当中，上师的讲记当中都把这些问题讲得很清楚。我们分析的时候，如果跟随词句去展开思维，逐渐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经常性地这样观察，内心当中以前熏染的很多习气、邪见，通过一次次的分析、观察、思考，邪见慢慢会越来越少，对于在我们内心当中生起心不是身体产生的观点非常重要。我们认为今世的心能够产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身体产生心。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二者之间有太多相近的地方了，为什么我们不说心是从石头里出来的？这太离谱了，二者之间就找不到任何的联系，世间人都不会这样承认。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心之间有些时候就会出现感觉很像因果的关系，没有火眼金睛是分不出来的，所以把这方面作为一个重点的观察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和身体在自己的感觉当中是最容易被混淆的，没有因产生，是很容易破的，然后说从其他外在的法当中产生也是容易破的。大脑和心、身体和心之间关系等等，经常会认为有紧密联系，很容易会被我们误解。

这里再再地讲它不是近取因，而是俱有缘。为什么呢？身体的确对心有影响，这是什么影响？虽然身体能够利益心，心也能够利益身体，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仅限于俱有因俱有缘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因果之间的关系。把这个分清楚之后，我们说身体不是产生心的近取因，而是产生心的近取缘，把它们的界限划清楚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虽然身体对心有影响，但是绝对不是它的近取因。这是前面讲的最容易被我们混淆的地方，因为很多人也非常容易混淆，所以这方面再再地讲了很多。虽然法称论师是一千多年前的出生一位大德，但是他把这些问题早就分析得很细致了，现在我们使用这个智慧还是可以遣除内心当中的邪分别念。我们要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到底是在讲什么？这个理论很敏锐，再再观察之后内心当中的邪见就会越来越弱。

未二、破彼答复：

由彼此亦胜，非无利于心。

有时贪欲等，依强等而增，

乃由苦乐生。彼亦调适等，

内义近中生。

这里对方有一个答复，我们就破对方的答复。对方是怎么讲的呢？对方讲“由彼此亦胜”。通过“由彼”，这个“彼”字就是身体，“此亦胜”，“此”是心。身体也会让心增盛，或者减弱的状态。比如让身体强壮的摄生术，这里的摄生术是什么？摄生术有很多种，就是让身体强壮的一种因，比如饮食很好，经常吃一些营养品等等，叫做摄生术。有些摄生术是术语当中的摄生术，有些闭关的人也是通过修持摄生术来让自己不吃饭，摄取四大的精华，即通过观想等方式摄取山里，或者世界当中的精华来摄持自己身体。

不管通过普通的饮食，还是通过其他的观想方式作为摄生术，都是让身体强壮起来，身体强壮也是健康的意思。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强壮，但是他的里面病怏怏的，也不是真实的强壮，身体强壮主要是健康。通过摄生术等让身体健康或者强壮时，智慧也会大大增加。这就是说心识是身体当中产生的，身体强壮了，他的智慧、能力也会增加。

他们说，你们前面说不一定，其实这里面也有因果关系。身体好了，智慧就会增长。在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当中有一段内容，和这个颂词比较相近。米拉日巴尊者他老人家在山洞里面修苦行的时候，有段时间遇到了瓶颈，怎么也修不动，很长时间增上不了。后来好像是他妹妹带来了一些肉等好的食品，他吃了之后，当天晚上在修行的时候，就出现了证悟的相，很多空行母、本尊也对他说，因为以前你通过修持大量的苦行积累资粮，所以你的身体当中积累了很多的要素，身体太弱了，没办法化解。这几天你吃了这些好的饮食，身体强壮之后，把这些化解了，他的智慧就突破了，一下子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证悟。

有些道友讨论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公案作为吃肉的根据，米拉日巴尊者前面吃荨麻没有什么证悟，后面吃了肉一下子就证悟了，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传记中说以前他的饮食太差了，通过长时间的苦行，积累了很多的要素化解不了，后来通过饮食，相当于营养跟上了之后，身体稍微好了他的修证一下子增上了。后来米拉日巴尊者当时也是道歌的方式感慨，他说有的时候供养一个山里的修行者远远比供养一些养尊处优的法师们要好。有些时候供养山里修行者一些简单的饮食，他们的修行增长得很快。

饮食好可以帮助身体强壮，身体强壮之后智慧就会增上，增上到什么程度？他以前修行到瓶颈的时候，没办法突破的很多思想，在身体好了之后，他的证悟就会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当然有。米拉日巴尊者在修行的时候的的确确有这样的情况。

身体和心之间也有这样的关系，比如经常性的沐浴、晒太阳，或者饮食、睡眠等等。如果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今天也会瞌睡，脑子不清醒，智慧处于很昏昧的状态，听法也听不清楚。好像法师正在讲，在讲什么呢？不知道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你的睡眠不够，导致今天的状态不好，智慧不清晰。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睡眠也是让你的身体强壮的因。以前讲过，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四大，是通过很多因缘来滋养的。有些是通过饮食滋养的四大，吃了东西四大就可以强盛，四大强盛之后身体有力气。有些时候需要洗澡，这也是让身体健康的方法；有些时候需要晒太阳，通过阳光让四大增盛；有些时候必须要通过睡眠来滋养四大。这些都是让欲界的众生滋养四大，很多养生也和这些有关系。虽然有关系，但是还是要分清楚主次，天天都在养生，即便身体养的不错，智慧却浪费掉了。本来你的身体养好之后，现在身体特别好，思维非常清晰，学《成量品》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把养生做得很好，天天瑜伽等等，身体好的时候，却没有把智慧用在佛法上面，用在了其他方面，浪费掉了。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既然有一定的关系，对方讲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刚才好像帮他们说了很多好话，我们说有关系，绝对不是承认二者是近取因近取果的关系，这方面要分清楚。“由彼此亦胜，非无利于心”，由彼此亦胜是说身体强壮对于我们的心也有帮助，比如我们生病了，肚子疼或者头疼的时候，很少有人还能安住于禅定，基本上不会想打坐、看书了，实在太痛苦了。一般来讲，如果不是一个修行很好的人，躺在病床上很痛的时候，你让他念佛，保持正知正念是很困难的。身体太痛了，智慧也是颠倒的，或者力量特别的弱，那时候会很困难。临终的时候保持正念、端坐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你说我也要那样，平时健康的时候可以，如果真正到了病特别重的时候，非常困难，这也是身体对心的一种影响。如果身体调的很好，比如睡眠充足打坐的时候，比较相应容易相应，也有一定的关系，你的学习、智慧、信心也会大增。

无著菩萨在《快乐之歌》当中讲，生病也好，可以让我消业；身体健康也好，可以让我精进于正法。对我们来讲身体好是不是一个修学佛法的助缘？肯定是助缘。关键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决定呢？这也不一定，它只是一个助缘。有些人身体好就开始做非法的事情去了，以前身体不好做不了，现在身体好了终于可以做了，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身体好对于修学佛法来讲，可以作为一个善缘。关键是我们怎样去使用。虽然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也是对于修行有作用，但是要分清楚主次。

我们调养身体干什么呢？一定是对于修学佛法有利。我们也不需要去故意折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身体折磨的很弱，身体弱心力也会很弱。今天这个地方痛，明天那个地方痛，今天没有力量，明天生病又没有力量了，修法该提起的心力也提不起来，没有必要损害身体，佛也不允许。为了让自己的修行有质量，还是应该养生。我们永远不要颠倒主次，虽然养生是应该的，但是不要过度。养生花了八个小时，修行半小时不行，虽然需要养生，但是永远不要颠倒主次。尽量保持健康状态，把身体用于修行佛法、观修法义，或者做对于众生有利的事情，这是很有必要的。四大调和和心识之间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非无利于心”，身体对心并不是没有利益，仅仅是让身体强壮，让心有利，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只是身体强壮就会令自己的心有改变。而是二者之间有一个紧密联系，就是说我的身体和心之间，不单单是身体强壮，就会对自己的心有改变。一定是我的身体、我的心，这方面是什么意思？马上就要引出一个前面讲过的比较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就是身心的关系。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所取境耽著之后产生苦乐，然后通过苦乐当中产生贪嗔、智慧等等，所以说非无利于心。我们也不能说身体对于心没有利益。身体的确对于心有利益，也不单单是说你的身体强弱对于心就有影响，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和心。单单的身体强壮，可以让心不同吗？不一定。别人的身体强壮对于我的心有什么利益呢？没有利益。二者之间没有联系，必须是自己的身体和心二者之间才有联系。后面还有一个内义，也是一个意思，我们说身体和心之间，不像现在世间已经形成的，张三、李四的身体和我的心，二者之间能利益的关系是没有的。身体和心有没有利益呢？有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呢？一定是我自己的身体和心。为什么是这样呢？只有我的心把我的身体执著为所取境的时候，内心当中才能产生贪心等关系。

非无利于心，并不是身体对心没有利益，仅仅是身体强壮使心有所不同，二者之间身体一定要作为心的所取境，这时候才会有一种能饶益的具有缘，否则即便是身体很强壮或者很衰弱，意识也不会产生功德，就像别人的身体我的心识的关系一样，这里面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必须是要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必须是自己的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然后就是心和身体之间有这种具有缘关系，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了知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们分析的时候，“有时贪欲等，依强等而增，乃由苦乐生”。“等”就是嗔恚，我们内心当中产生贪欲心、嗔恨心。“依强等而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身体的强壮和羸弱等等而增而减，增加了什么？增加了烦恼。比如我们的身体强壮了之后，贪欲心也会增盛；我们的身体弱了之后，嗔恚心也会生起。为什么贪欲和嗔恚的强盛与否依靠身体的强弱与否而有所增加呢？“乃由苦乐生”，好像看起来是贪欲和嗔恚等依身体的强弱而增加，对方认为里面不是有因果关系吗？我们说不是。

乃由苦乐生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心里的贪欲和嗔恚强弱不是依靠身体的强弱等等增长的，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贪欲心的产生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乃由苦乐生，就是说贪欲是缘安乐而生的，然后嗔恚是缘苦而生的。如果我们的心很弱、不好，或者很疼痛、很苦，就很容易生起嗔心，有时候我们觉得嗔心好像有很大的烦恼一样，其实不快乐、不舒服、不高兴，都叫嗔心，只不过有强弱的不同，比如大的嗔心、弱的嗔心，弱的嗔心是不高兴、不舒服，好像今天谁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很不舒服，这也是一种比较弱的嗔恨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贪欲和嗔恨由苦乐而生，苦乐是依靠身体而有，这里面有好几层关系。我们平时对于中间的几层关系发现不了，因为关系非常细微，我们看不到，认为只是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身体好了，贪欲心容易产生；身体弱了，嗔心容易产生。这里说贪欲由苦乐而生，身体的强弱导致苦乐的产生，刚刚讲的是因为我们的心把身体执著为所取境，才会有这样的关系。就像前面我们讲过一个颂词，母亲把儿子作为所取境的时候，当儿子快乐，母亲也快乐，当儿子痛苦，母亲也痛苦，她把儿子作为所取境。假如说有一天发现儿子特别讨厌，不听话，母亲就会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了，不再把他作为所取境，这时候可能对他的贪欲心或者慈爱心都没有了，可能是另外一种所取境，觉得他很讨厌，就会产生嗔心。

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有些父亲或者父母，本来特别爱这个儿子，如果发现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一下子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了，或者想到替别人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觉得很不舒服，产生了嗔恚心，没有把他当成所取境的时候，以前的慈爱心就没有了。这是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所取境来执著的，不是通过因果的关系来作为他的利益与否，而是把他作为一种所取境的方式。那么能不能够利益呢？近取因可以利益果，这是有利益的，也是有随存随灭，虽然俱有缘能够利益果，但是不一定是随存随灭的关系。虽然两者都对果有利益，但是近取因和俱有缘对它的果都有利益。有时贪欲等，依强等而增，乃由苦乐生，这方面是身体上面产生的苦乐，然后产生心的贪欲。因为前面讲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不明白，所以后面这两句一讲就会很清楚了。

“彼亦调适等，内义近中生”，“内义”在这个颂词当中很重要。“彼义”就是讲到了心所把身体作为一种所触的境。彼亦的“彼”字是内在的所触，“亦调适等”内义中产生，“调适等”就是四大调适，“调适”是四大和合，“等”就是四大不调，四大和合和四大不调是内在的所触叫做内义。为什么叫内义呢？因为这是内在的所触，触是身体，就是说眼根和色法、耳根和声音、鼻根和香味、舌根和味道、身根和触都有关系。

四大就是身体，四大调和和四大不调是内义。为什么是内义呢？因为是我们的身体，不是外面的山河大地、石头等等，所以它是内义。当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内在的所触，不管是接触外面，还是自己和自己的身体接触，反正里面有个内触，就是身体有一个所触。什么叫“近”呢？身体的所触和自己的心很近，因为这是自己的身体，刚刚我们讲了非无利于心，别人身体的强壮和自己的心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利益不了你。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因为它是内义近，就是我们身体内在的所触和我们的心很接近。前面讲了，从某个因缘通过引业把我们的身心聚集在一起同时共存，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就会有一种亲密的联系。

而内义就是内在的所触，它和我们的心很近，当我们内在的所触产生了苦乐的感受时，比如我们身体强壮产生了安乐，或者身体弱产生了痛苦，有了这种苦乐感受时，连接我们的心，就是内义近中生，“生”了什么呢？生起了前面说的贪欲、嗔恚。贪欲、嗔恚和你的身体之间是不是近取因的关系？不是。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而且它是内义。身体内在的所触是内义，我们身体当中的所触叫内义，近是我们的身心很接近，当我们的身体产生了苦乐，就会缘我们身体上面内义的所触产生了嗔恚，缘身体的安乐产生了贪欲。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之后，产生了贪欲和嗔恚。

这样分析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二者不是近取因果的关系，而是身体和心非常接近的缘故，只有我们的身体产生了苦乐才能马上在我们心中引发贪欲和嗔恚，而别人的身体当中产生的苦乐不能直接引发我们内心当中的贪欲和嗔恚。比如另外一个人，他的身体很痛苦，他人身体上面的痛苦我们是体会不到的。为什么父母对于儿女的痛苦安乐就会产苦乐的感受呢？只是他说我很痛，听到了这个语言，他在地上打滚的时候，身体的语言被你解读到了，你知道他很痛，然后对他产生了爱怜的心。是不是你的儿子或者女儿等其他人的感受，你自己直接感受到了，然后生起贪欲了呢？其他人的感觉，我们永远体会不到，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体会。我们看到别人痛苦的样子，产生了痛苦；看到别人快乐的样子，产生了快乐，而他内心当中的苦乐我们永远体会不到。

二者之间的关系更远了，只有内义才行，内义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直接相连，二者很近。当我们的身体感受苦乐，直接就会产生贪嗔，而别人的身体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语言、文字，比如今天发条短信、微信，说今天头很痛，看了这个文字之后，我们脑海里面马上出现了总相，然后会开始难过。间接的通过语言文字，透过别人痛苦与否的表情，我们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而内义不是，为什么叫内义呢？内义就是你自己身体内在的所触和心是很近的，当身体安乐你就会产生贪欲，当身体痛苦你就产生嗔恚，当你把身体作为所取境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假如你不把身体作为所取境，身体的强壮、苦乐与否，其实和自己内心当中的贪欲和嗔恚都没什么关系。比如证悟空性的人，或者修行好的人，当别人打他的身体，或者污辱他的时候，他都能如如不动。为什么呢？因为通过修行没有把这个身体作为他的所取境时，所以虽然你缘他的身体也有内义，但是缘他的身体打骂，或者供养等等，业会产生那种受，不会有非理作意。因为没有把它作为所取境的缘故，所以二者之间就有这种联系。

我们通过分析这些的时候，彼亦调适等，内义近中生，内义就是内在的所触，近是接近于心。从接近于心识的缘故产生了贪欲和嗔恚，它不是直接的近取因果，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所取境、俱有缘的方式来进行饶益。

身体受损，或者身体安乐，对于我们有影响。它们很近，内义近中生。因为身体是通过引业牵引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更直接的感受。就像通过业的牵引，以前很多具有耽著的个体成为一家人，或者有了母子、父子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方面也是通过一个引业之后，互相之间成为所取境，当他痛苦的时候，你也痛苦；当他安乐的时候，你也安乐。同样的道理，也是通过一个业把我们的身心聚合在一起。如果身体强壮对于自己的心就会有影响，如果身体弱对于自己的心也会有影响。如果你的子女有出息，你觉得很光荣；如果你的子女败家了，你就觉得很难过。这方面也是这种关系，把他执为所取境，对你有一定的影响，而不是真实的因果关系。

这里面需要分析的，我们对于粗大的比较容易知道，自己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容易知道，必定是两个不同的他相续。虽然我们以比较容易懂的方面为例，但是必定我们身心联系那么紧密，必须要多花费一些口舌，法称论师也用了很多的道理，通过不同的侧面、解读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里面不是近取因果，而是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之后来执著。

只是心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身体作为所取境，身体没有这个能力，没办法把心作为所取境。为什么呢？因为它自己本来就是非明知的自性，只有心把身体作为所取境，二者之间可以产生这种关系，所以说内义近中生，内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陌生的词，在这里是很重要的术语，一定要搞清楚。身体内在的所触叫做内义，就是我们身体的所触，在所触之后产生苦乐，这方面和心很近，所以可以产生贪欲等。这方面就是把它作为所取的方式来进行安立，这是很明显的。

如果已经消灭了执著、证悟空性，对于内义没有执著，比如上师讲的罗汉、菩萨、佛陀，对于自己的身体没有执著，也不会产生这些心识。讲记当中讲，忍辱仙人被哥利王割截身体的时候，因为他对内在的所触没有执著的缘故，所以他没有产生任何的烦恼。按理来讲，平时我们被别人扇耳光都觉得非常难过，何况把你的手脚、鼻子、耳朵全都一个一个割下来，这时更加痛苦，很容易生起嗔心。通过修行之后，因为他对于内义没有执著，也没有把身体执为所取境，所以不会产生嗔恚等等。贪心方面也可以理解，不会产生贪欲心。

这些方面对于我们断除内义执著、修行方面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搞清楚了内义和心识之间特殊的联系，通过很多的法义观修身体的一些过患，以及执著身体的过失，逐渐我们就可以转变对于身体的观念，把执著身体为我、我所，转变成把身体当成一个修法的工具，它不是特别重要的，需要不断保养、执著的东西。就像买了一辆车，你把它当成了什么？是把它当成一个特别珍视的东西、炫耀的资本，还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而已。

虽然身体也是一个工具，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既然就是一个工具，就不用管它了。工具也要保养，对不对？还是要擦拭、上油，零件坏了也要换掉。如果工具的性能好，就可以持续性的发挥作用；如果性能不好，就会影响效率。我们通过佛陀的教言认识到身体就是一个工具，知道这一点就会保护它。《四百论》中讲，“虽见身如怨，然应保护身，具戒久存活，能作大福德。”“虽见身如怨”，虽然通过观修知道身体像怨敌一样，带来了很多过患，有很多烦恼、痛苦等问题都是因为执著身体而产生的。“然应保护身”，还是应该保护它，为什么呢？“具戒久存活，能作大福德”，如果你具有戒律，久存活的话，在身体上面可以做很大的福德。

身体虽然是工具，但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心产生菩提心、空性的证悟等等，第一个我们不能过度的耽著，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矫枉过正。佛陀讲了很多身体的过患之后，有些比丘通过观修很厌恶身体，就开始自杀，或者互相杀害。因为他们观修了佛陀的教言之后，知道了身体有很多过患，所以觉得一刹那都不想要这个身体，想要自杀。魔王波旬也是变成一个人，专门杀死那些想要自杀的比丘。在安居结束之后，佛陀看到少了这么多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讲这个因缘之后，佛陀也呵斥了这些愚痴的人，制订了不能自杀的戒律，讲了很多道理。

一方面修行不注意的话，就会矫枉过正；一方面也许是示现给我们后代的修行人看的。因为后代的修行人也有很多观身过患的人，佛陀早就经典、律藏当中讲了遮止或者取舍之道，所以后世的人看到这个公案之后，也会知道虽然要按照佛陀的教言观察身体的过患，但是也绝对不能自杀。如果你观修发现身体的问题很多，想要自杀的话，这不是正确的修法，已经颠倒了。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过度的执著，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过度执著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保养身体上面。真正要作是精神、心识上的修行没有做。另一方面，有些人通过观修，又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一点都不保护身体，该吃饭不吃，该睡觉不睡，该做的保护也不做，这样也不对。佛陀的教育是中道义，既不能过度的折磨，也不能过度的爱执。虽然把身体当成工具，但是前面我们说过，对于工具也要保养，把它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调到比较好的状态，也需要资本，你有这个资本，可以通过保养的方式，让身体维持一个最佳状态。

如果你的工具本来就是二手的，有缺陷，这时候再怎么保养，本身条件有限，再怎么保养可能也有问题。比如我们前世造了业，这辈子得了身体业力成熟了，就是不太好的状态，再怎么保养反正也就是这样，不要让它恶化就行，不管二手的、三手的，反正把它尽量保护好，如果病了，就按照病的方式尽量去做，这也不是想保养就能保养的。有些有钱人，虽然有很多资本，但是也不行，因为有前世的业，他也没办法，所以只能在这个状态当中，怎么让它更好一点而已。

我们学了这个之后，就能理解佛陀在其他教义当中对身体方面的教诲。如果对于内义执著了，就会缘它产生贪嗔，这也是我们产生贪嗔之间的一个临界点，或者转折的地方，怎么产生了贪嗔，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是由于内义，有了内在的所触就有受，有受就有爱和取，我们通过这样的观察，在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受，内触、乐受、苦受等等对我们来讲都是中止不了的。

佛陀、上师们教诲的时候，宣讲十二缘起修法，没有把重点放在受或者触方面，主要是放在爱取，就是说你产生受了，这时就要使用你的智慧，不要把乐受转变成贪欲，苦受转变成嗔恚，这个地方是一个用功的地方。因为受已经是苦果了，它是前面的业果，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爱和取上面去做，如果有爱取力量就会弱，后面的生老死十二缘起逐渐可以调伏。

这里面讲对于内义没有执著，怎么才能做到没有执著？就是像前面讲的观修身体的本质、真实的法义，逐渐就可以做到。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你再想把它分开也分不开。即便是今生当中通过自杀，把它分开了，你的业还在，又会通过引业重新和合，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一个重新轮回的开始，引业还在这儿，永远没办法。佛陀绝对不支持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像这样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且有了自杀的业，下一世还会更惨，不会由于自杀而轻一点。通过自杀的方式造了业之后，虽然它不像根本罪，但是也是有罪业的，就像以前的病没有治好，现在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又得了另外一种新病，承受的病苦会更多了，这方面不是真实的解决之道，最根本就是调伏烦恼，知道一切无自性。了知万法的本性之后，他的疑惑、非理执著逐渐就会减少。

此处我们怎么样观修呢？小乘大乘当中都是通过观察身受心法四念住，即身受心法无自性，大乘来讲是通过空性的方面，小乘来讲是观身不净等等，反正都是在这里要用功，现在很多我们学习到的调伏内心的方法，不管是出离心，还是菩提心等修法，都是让我们对于所取境不要执著，我们观察空性的时候，所执著的对境是空性、无自性、虚妄的，你的身心是虚妄的等等，如果能够对所取境了知为空性，能取的心自然寂灭。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逐渐放松对内义的执著，转而最后完全了悟它的本性，从根本上把它的种子完全消灭。

午二、破他理：

依此即是说，身等失念等，

内义别中生，识致改变故。

如心别有者，闻虎见血等，

而现昏迷等。

“依此即是说”，通过前面的内容，就是把身体作为所取境，缘内在所触的差别形成了贪心、嗔心，内在的所触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所触，接触身体产生的苦乐，然后缘苦乐产生贪嗔。“即是说，身等失念等，内义别中生”，我们的身体的疾病，强壮与否，“身等失念等”，这个“身等”就是讲我们的身体遭受的疾病，比如麻风、肿瘤，或者其他的眼睛、耳朵等疾病，如果身体有了这些疾病，就会导致身等失念等。如果身等有疾病，就会导致心上的失念，“失念”就是丧失忆念的功能，也就是失忆、失念、癫狂、迷惑等等，身体的疾病有时也会让心产生失念等过患，这些问题都是“内义别中生”，“内义别”是什么意思？内义刚刚我们讲了，别就是差别。通过内义的不同差别，即内义所触不同差别的所取境而产生的身识和意识，身识已经是苦受和乐受了。如果有所触，就会产生身体上面的苦乐受，然后再通过苦乐受产生贪欲和嗔恚，就是内义别。内在所触的差别很多，通过很多内义的不同差别，产生了身识和意识，身识产生苦乐之后，意识上面就会产生很多贪欲、嗔恚等烦恼。

“识致改变故”，通过产生身识和意识造成了不同的改变，这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很快乐的心识，现在很忧郁，心识产生改变的原因是内义的差别，也就是所触的差别，导致心上面有快乐与否，或者贪欲、嗔恚等很多的差别，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识致改变故。因为身体和心的关系很紧密，所以说破他理，对方所说的身体和心属于近取因果的关系，我们可以破斥掉，实际上就是内义差别当中导致的心识改变。

“如心别有者，闻虎见血等”，“如心别有者”，就是说好像心有差别，有时心相续的差别，每个人前世的因缘不一样，心相续也有差别。“心别有者”，心相续上有差别的不同的人，比如胆小的人，“闻虎”，就是听到了老虎来了的声音，根本没见到老虎，只不过听到老虎的叫声，或者听到老虎来了的声音，他就昏迷了。

有些人看到别人流血，也会昏迷了。胆子很小的人的心识是一个近取因，然后把外面的虎、别人的鲜血等等作为所取境，缘着这个所取境产生了昏迷等等。人和人不一样，前行等教法中说，如果有些人前世喜欢伤害人，这是付诸行动了，不一定只是生害心。如果经常性生起伤害别人的心，今生当中的胆气很弱，容易受到恐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很容易紧张、害怕等等。如果以前没有生起过害别人的心，或者生起的很少，业没有成熟，今生当中他的胆气就会比较强。胆子大的人痛苦少，胆子越小的人痛苦越多。同样的两个人，一个胆子大，一个胆子小，有什么风吹草动，胆子小的人马上会感到痛苦，胆子大的人没有什么感觉，会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好怕的。胆子越大受的痛苦越少，胆子越弱受的痛苦越多，肯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前世喜欢生起伤害别人的心，今生当中容易被人或者其他因缘伤害。有时不是人的伤害，就是一个外在的风吹草动，他也会很紧张了。

因果不虚就是这样的，如果自己胆子很小，肯定是前世经常性伤害别人的业导致的。第一要忏悔，第二不要再继续生起害心，因为会有一个等流，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生起饶益对方的心。不伤害别人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设法的以各种理由原谅对方，如果原谅了他，就不会生起害心，有了饶益对方的心，也可以让自己的业很快消掉，种下一个很好的因缘。

此处主要是心识作为近取因，其他的老虎等等作为俱有缘、所取境，然后再显现昏迷的现相，昏迷是他的心识蒙昧了之后，昏迷的心识和前面的心识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当中心识作为近取因，它在不断的延续，前面没有昏迷，后面显现昏迷，在心识上面有昏迷和不昏迷两个阶段，就是观待了俱有缘之后，他的心识出现了昏迷，然后他再清醒，观待什么缘开始高兴，这方面主要是把外在的作为所取境、俱有缘，然后对心识产生一种影响，昏迷不昏迷的心都是以前他自己的心识作为所缘。以前没有昏迷，现在昏迷了，还是以前的心识，昏迷了之后，心识又醒来了，他自己主要的因永远是一个相续。比如一条河的上游很干净，没有任何污染，中游就开始污染了，大量的废水倒了进去，中游开始治理，最后下游会清净。虽然河是一个相续，但是依靠外面的因缘，干净或者污染，后面又恢复了清净。虽然受到外面因缘的影响，但是干净的河、染污的河，它的因一定永远是自己河流的相续。就是说污水倒进来，它污染了，污水不是它的近取因，而是俱有缘。

我们的心识清醒和昏迷的时候，嗔心、贪心的心识，或者信心、证悟的心识，都是后面的心识因为前面的心识作为近取因产生的，中间遇到很多俱有缘会暂时改变它的状态。比如染污和不染污的河，虽然都会被改变一下，但是水本身的相续是不变的。我们的心识也是受到了慈悲、空性教义的影响，或者入了这些外道、邪教的人，受到其他教义的影响，虽然心识的状态都有改变，但是心识本身延续的状态不会改变。如心别有者，就是讲到了以道理破斥对方认为的身体产生心的观点。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南德义檀嘉热巴涅 此福已得一切智

托内尼波札南潘协将 摧伏一切过患敌

杰嘎纳其瓦隆彻巴耶 生老病死犹波涛

哲波措利卓瓦卓瓦效 愿度有海诸有情
